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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乐是人类情绪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 音乐对情绪的影响既可能源于生物体的适应机制, 也可能源于音

乐文化经验知识作用下的认知建构, 研究重点在于讨论不同条件下音乐文化经验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权重. 本文分

别从音乐情绪感知、音乐情绪体验和音乐偏好3个层面梳理了已有研究对音乐文化经验效应机制的理论解释, 并列

举和评述了相关实验例证. 已有研究认为, 在音乐情绪感知层面, 音乐文化经验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音乐作品用于

表达情绪的音乐线索特征; 在音乐情绪体验层面, 音乐文化经验的影响效应主要取决于激活的情绪诱发机制; 在

音乐偏好层面, 音乐文化经验是音乐偏好产生的基础. 未来研究需要在界定音乐文化经验, 选取音乐线索和测评

情绪效应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推进, 才能更好地揭示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情绪情感交流中的本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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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情绪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 , 人们对

音乐情绪的理解与感受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音乐文

化经验一直是重大的科学议题[1~4]. 音乐既是进化的

产物 , 也是社会的产物 , 因此 , 它既具有生物意义 , 

也具有文化意义 [5,6]. 生物观角度的思考认为 , 音乐

的生物学意义至少包括性选择、社会凝聚力、母婴交

流和节奏适应等方面[5],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绪联结

成为促进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适应机制 , 预设于人类

的先天反应之中. 因此, 听众对音乐情绪的理解和感

受无需建立在经验习得基础上 . 文化观角度的思考

认为, 从广义上来说, 音乐的演奏乐器、乐谱、谱式

等都是某一群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有

文化产品 , 承载着某一群族区别于其他群族的特征

集合 , 如 : 信仰、行为、对话、社会组织和互动方

式 [4,6]. 从狭义上来说 , 音乐是在文化群族特征的发

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号规则系统 , 其规则与意义

的联结是特定的、深层次的和抽象化的, 而对规则的

解码是以相关经验知识为前提的 . 生长在某一文化

的群族(如: 某一地域文化群族), 在聆听文化内音乐

的经验积累中 , 逐渐内隐或外显地习得了所处音乐

文化系统表达规则知识 , 形成了特有的音乐文化图

式,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音乐符号对应的情绪意义, 因

此 , 听众对音乐情绪的理解和感受具有经验依存

性 [7,8]. 生物观和文化观的争议可以解释为与音乐文

化经验及相关的认知建构过程是否是音乐与情绪实

现联结的重要条件[8]. 然而, 由于音乐事件和情绪反

应本身具有的复杂性 [4,9], 基于音乐文化图式的建构

不可能是音乐与情绪联结的唯一通路 , 音乐文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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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影响效应也不可能表现出单一特点. 因而, 生物

观和文化观的争论已逐步演化为中间取向的调和观

点, 承认不同机制的并存关系, 而把研究重点转向于

探讨音乐文化经验在不同条件下产生效应的作用机

制和作用权重[2,10,11].  

已有研究认为 , 音乐情绪加工中产生的认知和

体验包括了不同层面的内涵, 例如: 音乐情绪感知、

音乐情绪体验和音乐偏好等[9,12], 不同层面内涵涉及

不同的情绪内容和不同的情绪产生过程 , 音乐文化

经验也在其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特点 [2]. 

本文分别从音乐情绪感知、音乐情绪体验和音乐偏好

3个层面梳理当前研究对音乐文化经验效应机制的理

论解释, 并列举和评述相关实验例证, 最后分别从音

乐文化经验、音乐和情绪等角度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考

与展望.  

1  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情绪感知的影响 

音乐情绪感知也被称为音乐情绪知觉 , 是指听

众无需以自身的感受为前提 , 对音乐作品隐含情绪

做出的觉察和判断 [9,13,14], 例如: 听众自身并没有唤

起悲伤情绪, 却能够认识到音乐表现了悲伤. 音乐情

绪感知的核心问题在于听众认知和理解的情绪内涵

与作曲家和演奏者希望表达的情绪意图是否具有对

等关系[13,15].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音乐是由多

个声学符号按照一定结构规则组织在一起的声学事

件, 音高(pitch)、音色(timber)和响度(loudness)等是声

学符号的基本声学特征, 调式(mode)、节奏(rhythm)

和旋律轮廓(melody contour)等是组织声学符号的结构

规则 , 而这些都被统称为音乐线索(music cue)[15,16]. 

音乐线索与音乐表达功能之间通常具有约定俗成的

规则, 作曲家和演奏者在既定规则基础上, 加入个性

化的线索特征组织方式来“描述”或“表达”自我意图

和自我情绪 [15,17], 而听众能否实现与作曲家及表演

者交流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解码这些表达规则. 20世

纪中后期, 在认知信息论的影响下, 解构音乐事件中

的声学线索, 探索不同线索与情绪感知的关联开启了

音乐情绪实证研究的先河[13]. 已有研究对听众的音乐

线索情绪认知能力做出了大量讨论, 研究发现听众对

多项音乐线索情绪意图的理解都能够与作曲家和演奏

者达成共识, 对于整体音乐情绪形象的理解更是能够

与作曲家和演奏者达到较高程度的一致, 结果证实听

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正确解读音乐的表达情绪, 

音乐确实能够担当起“情绪传递”的功能[15,18].  

作曲家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来实现自我情绪表

达 , 但这种规则与情绪联结的起源是什么? 听众解

码这种联结的机制又是什么? 当前理论认为音乐事

件的构成总体包含两类音乐线索 , 心理物理线索

(psychophysical cues)和文化特异线索 (culture-spe-     

cific cues)[4,19,20], 心理物理线索是指音乐和语音等声

学事件都共有的, 独立于音乐经验、知识或文化适应

性的声音要素(如: 音强、速度、音高和音色等), 在

音乐表达中 , 作曲家往往通过借助这些线索模仿人

类语音或行为的情绪形态来实现情绪涵义的传

达 [14,21~23]. 由于人类语音或行为情绪形态具有共同

的进化基础, 呈现出较多共性的表达特征, 因此, 不

同文化音乐中的心理物理线索与情绪表达形成了较

多跨文化的共性对应关系[4], 而缺失音乐文化经验的

群体 , 也能够较好地理解这些心理物理线索传达的

情绪内涵 . 文化特异线索则是在民族音乐文化发展

进程中逐渐形成的音乐表达规则(例如: 终止式、特殊

乐器和和声行进等), 这些规则大多是文化内音乐所

特有的 . 人们需要在长期的聆听环境中习得文化特

异线索的表达规则, 才能够在解码过程中, 借助长时

记忆知识建构线索与情绪的联结, 而当个体欠缺相关

经验知识时, 往往就失去了通达情绪意义的基础[3].  

对于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情绪感知中的作用 , 

Juslin[2]认为主要取决于音乐作品及表演过程中用于

表达情绪的线索 , 当音乐较多使用心理物理线索表

达情绪时, 音乐文化经验的作用就较小, 当音乐较多

使用文化特异线索表达情绪时 , 音乐文化经验的作

用就较大. 基于多个世纪的音乐作品分析发现, 心理

物理线索在作曲家表达情绪过程中一直承担主要功

能 , 尤其是对基础情绪的表达(如 : 高兴 )[14], 因此 , 

Balkwill和Thompson[19]及Thompson[4]认为 , 如果只

是对整体性音乐情绪的简单识别和理解 , 音乐经验

总体来说只是“充分非必要条件”. 其原因如下: 在音

乐创作过程中, 心理物理线索和特异性线索服务于共

同的音乐情绪主题(主旨), 听众既可以借助心理物理

线索, 也可以借助特异性线索完成音乐情绪的识别. 

而无论借助于什么线索, 听众都可以在大体上理解音

乐的情绪表达主题. 因此, 即使是缺乏音乐经验的个

体也能够借助心理物理线索识别音乐的表达情绪,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 心理物理线索是不同文化音乐经验

个体进行情绪交流的基础. Balkwill和Thompson[19]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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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4]提出了音乐情绪感知的线索冗余模型

(cue-redundancy model, CRM)和分馏情绪系统模型

(fractionating emotional systems, FES). 两个模型的核

心观点都在于 , 听众借助于某些线索就能够识别音

乐的表达情绪, 其他线索的作用往往是“冗余的”. 当

听众面对熟悉的音乐文化事件时 , 通常会同时调用

文化特异线索和心理物理线索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理

解. 而当面对不熟悉的音乐文化事件时, 听众则会自

动退而求其次 , 借助于心理物理线索对作品进行理

解 , 但心理物理线索往往已经足够对音乐事件情绪

基调做出大致判断[4,19].  

已有研究在较大程度上证实了CRM模型和FES

模型的合理性. 首先, 大多数证据支持缺乏相关音乐

经 验 的 群 体 也 能 够 较 好 地 识 别 音 乐 表 达 的 情

绪 [19,20,24~26], 例如 , Balkwill和Thompson[19]发现 , 加

拿大听众能够较好地识别从未接触过的印度斯坦音

乐表达的高兴、悲伤和平和情绪. Fritz等人 [24]发现, 

非洲土著玛法人能够准确地认知陌生的西方音乐表

达的高兴、悲伤和恐惧情绪. Balkwill等人[26]发现, 日

本听众能够较好识别从未接触的印度斯坦音乐表达

的高兴、悲伤和愤怒情绪. Argstatter[27]发现, 韩国和

印尼听众对西方音乐表达高兴、悲伤、厌恶和惊奇, 

都能够高于随机水平. Laukka等人[20]发现, 瑞典、印

度和日本听众能够对4类不同文化风格的音乐(瑞典

民歌、印度斯坦、日本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表

达的11类情绪(悲伤、生气、平和、恐惧、幽默、渴

望、严肃等)都做到基本识别. 这些研究结果证实音

乐文化经验在认知整体音乐表达情绪中并非起到必

要作用. 其次, 已有研究发现缺乏音乐文化经验的听

众感知音乐情绪时, 心理物理线索具有重要作用. 例

如: 多项发展学研究发现幼儿在识别音乐情绪过程

中, 主要借助的是心理物理线索, 4~5岁儿童对情绪

的判断主要依靠音乐的速度、音乐的平均音高和响

度 , 12岁以后才开始依靠文化特异线索做出判

断 [28~30]. 再如 : 一些跨文化研究发现异文化人群在

识别音乐情绪过程中 , 主要借助的也是心理物理线

索. Balkwill和Thompson[19]在加拿大听众感知印度斯

坦音乐情绪研究中发现 , 愉悦情绪的判断依据为速

度、节奏和旋律复杂性等线索; 悲伤情绪的判断依据

为速度、节奏和旋律复杂性等线索; 愤怒情绪的判断

依据为音色线索; 平和情绪的判断依据为速度、节奏

和旋律复杂性以及音色等. 在此基础上, Balkwill等

人[26]在日本听众感知印度斯坦音乐情绪研究中发现, 

听众判断的高兴情绪与音乐较慢的速度和较为简单

的旋律相关; 听众判断的悲伤情绪与较慢的速度和

较为复杂的旋律相关 , 听众判断的愤怒情绪与较为

复杂的旋律和较大的响度等特征相关 . 这些研究结

果都说明当个体缺乏音乐经验时, 速度、响度、音色

和旋律复杂性等心理物理线索是判断情绪类型的重

要依据.  

但是, 已有研究仍然面临较多难以回答的问题: 

首先 , 在个体缺乏音乐经验的条件下可以对情绪做

出大致判断, 而随着文化经验的增加, 是否一定会促

进音乐情绪感知能力? 目前有证据支持听众虽然能

够识别不熟悉的异文化音乐情绪 , 识别的准确率低

于对文化内音乐的识别或者是低于文化内群体的识

别 [20]. 但也有证据支持文化内群体和异文化群体的

音乐情绪识别能力并无显著差异 , 甚至进行音乐训

练也不会显著提高个体的音乐情绪感知能力 [28~30]. 

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音乐表达情绪时具体选用的线索

相关 , 如果是在较大程度上使用心理物理线索的音

乐, 其音乐文化经验的促进作用可能就不明显, 而如

果是在较大程度上使用文化特异线索的音乐 , 其音

乐文化经验的促进作用可能就较为明显; 同时, 本文

认为还可能与测评方式相关 , 已有研究大部分采用

情绪归类任务要求听众对音乐情绪做出归类迫选 , 

这种任务容易缩小被试的反应差异 , 无法揭示文化

经验丰富程度可能对情绪理解深度产生的影响[31].  

其次, 为什么缺乏音乐经验的听众, 能够较好识

别的情绪类型更多限制在基础情绪范畴 (特别是高

兴、生气和悲伤等), 而对于复杂情绪识别往往表现

欠佳[19,20,32], 例如: 加拿大听众对印度斯坦音乐中表

达“平静”情绪的识别就较为困难[19], 例如: Laukka等

人[20]发现瑞典、印度和日本听众能够对4类不同文化

风格的音乐(瑞典民歌、印度斯坦、日本传统音乐和

西方古典音乐)表达的11类情绪(悲伤、生气、平和、

恐惧、渴望、严肃等)都做到基本识别, 但是, 相比基

础情绪 , 在复杂情绪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劣势(如 : 

严肃和渴望等). 目前研究认为音乐情绪的表达基于

两个方面 : 一是作曲者希望表达的情绪 ; 二是作曲

者具体采用的表达创作方式 . 音乐文化经验缺乏带

来的困难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方面: 从作曲家希望

表达的情绪类型来说 , 复杂情绪的产生和表达与社

会文化息息相关, 相比简单情绪(高兴、悲伤),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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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个体对复杂情绪概念内涵的理解具有较多的文

化不对等性[8,20,33]; 从作曲者具体采用的表达创作方

式来说, 复杂情绪较少直接与进化和适应相关, 具有

较为模糊的语音或行为情绪形态, 那么, 利用心理物

理线索传达的功能就会减弱 , 作曲家需要更多借用

文化特异线索来实现情绪的传递 , 这给缺乏经验的

个体带来了逾越经验的壁垒[8,14,20]. 关于音乐经验缺

乏者在复杂情绪上出现的识别困难问题 , 现有理论

框架下并没有做出完整的解释 , 更没有实验研究作

为支撑, 鉴于复杂情绪在音乐表达中的普遍性, 讨论

复杂情绪识别机制以及文化经验在其中的作用效应

是对现有理论的重要补充.  

2  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情绪体验的影响 

音乐情绪体验是指在音乐刺激作用下诱发的主

观情绪感受, 其伴有生理反应和动作倾向, 如: 生理

唤醒和面部表情等[13,34,35]. 已有研究发现相比音乐情

绪感知, 音乐情绪体验更为具有个体差异[14,36~38], 音

乐 诱 发 情 绪 体 验 的 机 制 也 更 为 复 杂 和 更 为 多

元 [9,13,34,39], 而Juslin[2]认为 , 音乐文化经验在激活情

绪过程中的作用, 主要取决于激活情绪机制的类型. 

Juslin和Västfjäll[9,13]在整合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音

乐诱发情绪的多重机制模型 (multiple-mechanism 

model, BRECVEM model), 列举了音乐可能诱发情

绪的8种机制, 从人类大脑进化发展的角度来说, 这

些机制具有不同的进化顺序 , 由此也涉及到从基础

感知觉皮层区到高级认知功能皮层区 [34,35], 在

BRECVEM模型框架 , 研究者认为脑干反射 (brain 

stem reflexes)、节奏律动(rhythmic entrainment)和情绪

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三类机制与生物体的适应

机制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 对音乐文化经验的依赖

程度较低 . 评价性条件反射作用 (evaluative condi-

tioning)、视觉想象(visual imagery)、情景/事件记忆

(episodic memory)、音乐期待(musical expectancy)和

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等五类机制对音乐文化

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 具体来说: (ⅰ) 脑干反射机制

主要是指大脑脑干组织对听觉信号刺激做出的自动

化反射 , 当音乐的某一或某些声学物理特性突然改

变或者过于强烈时 , 大脑的唤醒水平就会自动化地

迅速提高, 以准备应对重要和紧急事件, 脑干反射机

制涉及下丘、网状结构的网状脊髓束和丘脑的髓板内

核等神经机制, 与生物体基础适应功能相关, 诱发情

绪过程对音乐文化经验和学习的要求较低 [40]. (ⅱ) 

节奏律动主要是指大脑运动皮层区域和外周感神经

系统对听觉信号强劲律动特征做出的自发性协同化

运动, 由此诱发大脑唤醒的过程, 同时, 内部节律的

自主调节能够通过本体感反馈机制蔓延到情绪的其

他成分 , 产生出互动和融入的体验 , 促进情绪交流 . 

节奏律动机制涉及小脑和感觉-运动皮层区域的多层

神经网络, 是生物体预设的基础性功能, 诱发情绪过

程对音乐文化经验和学习的要求较低 [41,42]. (ⅲ) 评

价性条件反射机制是基于大脑中音乐刺激与情绪反

应建立的反射联结环路 , 当音乐作为非条件刺激与

其他积极或消极刺激反复配对出现时 , 大脑就会对

音乐产生与情绪刺激相关的情绪反射体验 [43]. 评价

性条件反射机制涉及侧部的杏仁核和小脑间位核等

神经机制 , 对情绪的诱发仍然只是借助了大脑较为

基础的功能 , 但需要建立在音乐文化经验和学习活

动基础上[9]. (ⅳ) 情绪感染机制是指大脑基于音乐情

绪感知, 通过肌肉的外周反馈, 或大脑内在情绪表征

区域的直接激活 , 外显或内在地“模仿”这种情绪表

情 , 由此诱发具身性情绪体验的过程 [44]. 情绪感染

机制涉及前运动皮层区域的镜像神经元区域、额下回

区域右部和基底神经节等神经机制 , 它是当前研究

中关注较多的音乐情绪诱发机制 , 较多研究者倾向

于认为它对情绪的诱发更多只是大脑的基础功能 , 

诱发情绪过程对音乐文化经验和学习的要求较低[35]. 

(ⅴ) 视觉想象机制是指音乐刺激构建的音乐形象激

活了听众的视觉意象或者是视觉图像 , 在此基础上

诱发了听众的情绪体验 , 情绪反应是音乐和图像之

间紧密作用的结果 [36]. 视觉想象机制涉及枕叶皮层

的空间区域, 视觉联合皮层区、左部颞-枕皮层等神

经机制 , 诱发情绪的过程既与音乐刺激本身的特性

相关, 也与个体自身的经验相关, 情绪效应的诱发建

立在较多的认知活动基础上 , 并且效应特征具有较

大的个体差异 , 诱发情绪过程对音乐文化经验和学

习的要求较高. (ⅵ) 情景/事件记忆机制主要是指音

乐刺激激发了听众对生活中的某一特定事件的记

忆[9,45], 进而产生与记忆相关的情感特征, 尤其是涉

及到自传体方面相关的体验 , 它与音乐的怀旧情绪

相关. 情景/事件记忆机制涉及颞叶内侧、海马、内侧

前额皮层等神经机制 , 诱发情绪需要建立在与个体

音乐聆听经验基础上, 同时, 与个体的生活阅历和人

格特点都具有关联 , 诱发情绪过程对音乐文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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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的要求较高. (ⅶ) 音乐期待机制是指音乐事

件的发展违反了大脑中的期待, 而产生出的焦虑、吃

惊和震颤等情绪感受 . 音乐结构内化为听者的图式

表征 , 对音乐发展形成期待 , 当音乐事件的发展违

背、延迟或实现听众的图式时, 就会诱发出听众的情

绪反应, 音乐期待机制涉及外侧列周皮层区、布洛卡

区、前扣带回背侧、前至后眶额皮层区等神经机制, 

诱发情绪过程对音乐文化经验和学习的要求较

高 [35,46]. (ⅷ) 审美判断机制是指听者对音乐作品做

出的主观评价 . 该机制是为了论述音乐欣赏中的情

绪, 比如: 崇敬、怀旧以及敬畏等. 审美判断可能始

于审美态度, 在此基础上, 知觉的、认知的分析, 或

情绪的输入随之产生. 然而, 这些信息的输入必须依

赖于听者自身的审美判断 [47]. 已有研究认为对“美”

的界定更多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的 , 不同

文化环境和不同时期的人们 , 较难具有统一的美学

判断标准 , 特定文化背景的审美态度会通过音乐传

递给人们 , 逐渐改变着人们对音乐审美的态度与评

判. 因此, 人们对音乐的审美的过程与音乐文化经验

具有较为密切和较为直接的联系[48~50].  

Juslin[2]认为 , 在音乐诱发情绪的过程中 , 音乐

线索、听众特征和场景因素等都可能决定着主要激活

的情绪机制和情绪效应 , 并影响着音乐文化经验在

情绪诱发过程中的作用. 从音乐线索来说, 心理物理

线索更多激活脑干反射、节奏律动和情绪感染等与适

应相关的情绪诱发机制, 而文化特异线索更多激活评

价性条件反射、视觉想象、情景/事件记忆、音乐期待

和审美判断等五类与音乐文化经验相关联的诱发情

绪机制[9,51]. 因此, 如果音乐情绪主要依靠心理物理

线索进行表达时 , 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诱发情绪过

程中的作用较小 . 而当音乐情绪主要依靠文化特异

性线索进行表达时 , 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诱发情绪

过程中的作用较大. 从听众角度来说, 听众的年龄、

性别、人格和聆听偏好等也可能会影响诱发的机

制[37,52]. 例如: 听众聆听习惯和聆听风格会使之具有

不同的注意焦点取向 [53], 当倾向于关注音乐细节内

容时(如: 注意某一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线条)会更多

激活情绪感染机制 , 当倾向于关注音乐结构时(如 : 

注意音乐和声的发展变化)会更多激活期待等机制 , 

当倾向于关注当前音乐情境时(如: 注意现场表演状

况)会更多激活脑干反射等机制, 当倾向于关注当前

音乐与过去事件的联系时(注意过去的聆听场景)会

更多激活情景/事件记忆等机制[2,8,51], 激活机制的不

同可能进一步影响着音乐文化经验的作用. 并且, 聆

听音乐的时间、场合和地点等场景环境因素也可能会

影响诱发的机制 , 例如 : 在音乐会等音乐审美情境

中, 音乐会更多被视为“艺术”来进行欣赏, 而非作为

普通的声音刺激, 在这样的情境中, 音乐会更多激活

音乐期待和审美判断等机制 , 诱发的也更多是复杂

情绪(如: 超越感、敬畏感、怀旧感等情绪), 而在其

中也更多的需要借助于音乐文化经验 [9,14,54]. 相反 , 

日常聆听环境中, 音乐则被更多视为普通声音刺激, 

心理物理线索会引起听众更多的关注 , 更多激活脑

干反射和情绪感染等机制 , 音乐文化经验在其中的

作用也较小[14].  

相比音乐情绪感知的研究 , 探讨音乐文化经验

与音乐诱发情绪效应关系的研究较少 . 已有研究大

多发现缺失音乐经验的听众仍然能够产生情绪体验, 

但会受到音乐文化经验的影响 . 一些研究涉及探讨

音乐文化经验在整体音乐诱发情绪效应中的作用 , 

例如, Pereira等人[55]采用fMRI技术和被动聆听范式, 

探讨了在自然聆听环境条件下 , 听众在聆听较为熟

悉的歌曲相比较为陌生的歌曲时 , 相关情绪脑区的

激活情况. 研究发现, 较为熟悉的歌曲显著激活了边

缘系统、旁边缘系统和奖赏环路相关的“愉悦中枢”, 

预示着听众在聆听较多经验的歌曲时 , 具有更强烈

的情绪体验. Wheeler等人[56]探讨了美国听众对荷兰

音乐表达平和、高兴、激动和悲伤4个情绪类型音乐

片段的情绪体验 , 要求听众从效价和唤醒水平做出

评定, 研究发现, 只有悲伤音乐下的情绪体验与文化

内人群相比具有更低的愉悦水平和更低的唤醒水平, 

其他情绪类型下的感受都与荷兰群体具有较为一致

的反应水平 . Egermann等人 [57]分别选取了加拿大人

和刚果热带雨林地区的土著俾格米人 , 比较了他们

在各自文化内音乐和对方文化音乐下的情绪感受 , 

研究考察了高兴、恐惧和悲伤三种情绪类型, 情绪测

量同时采用主观指标(效价、唤醒度)和生理指标(皮

电、心率、呼吸率、脸部肌肉运动等), 研究发现, 主

观指标方面, 相比异文化人群的评定, 文化内人群具

有更多的正性体验和更高的情绪唤醒程度 . 生理指

标方面, 无论是在西方音乐条件下, 还是在热带雨林

地区的音乐条件下 , 两类人群的反应都没有出现显

著的文化差异, 此外, 研究发现心理物理线索(速度、

音高和音色等)对情绪的诱发效应在不同的文化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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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共同的特征. Egermann等人[57]认为, 速度、音

高和音色的变化可能分别涉及到节奏律动、脑干反射

和情绪感染等机制 , 这些机制在情绪诱发效应上对

音乐文化经验的依赖程度并不高.  

另一些研究考察了音乐线索诱发情绪效应中的

文化差异. Wong等人[58]探讨了印度听众(熟悉印度音

乐, 不熟悉西方音乐)、美国听众(熟悉西方音乐、不

熟悉印度音乐)和双文化听众(既熟悉印度音乐, 也熟

悉西方音乐)分别聆听印度旋律和西方旋律中出现句

法违反音时, 所产生的“紧张”体验. 研究发现, 单文

化听众(印度听众和美国听众)都表现出文化偏见效

应 , 即印度听众在聆听西方音乐时 , 相比美国听众 , 

倾向于做出 “更紧张”的判断, 美国听众在聆听印度

音乐时 , 相比印度听众 , 倾向于做出“更紧张”的判

断. 而双文化听众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偏见, 说明音

乐文化经验对个体的情绪体验产生了重要影响 . 白

学军等人 [59]考察了西方大调和小调在采用不同稳定

性和声结构下对中国听众的情绪诱发效应 , 测评指

标包括主观评定指标(情绪效价、唤醒度、紧张度)和

生理指标(皮电、指脉率、指温), 研究发现, 无论是

在主观指标上, 还是在生理反应上, 中国听众在缺乏

西方音乐经验的情况下 , 仍然能够对西方音乐的结

构特征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 诱发出相关的情绪体验

和生理反应 . 但这个研究并没有和文化内人群做出

直接比较, 没有办法说明是否存在文化偏见.  

多重机制模型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情绪诱发涉及

到的机制以及它们受到文化经验影响的程度 . 但目

前每一种机制与音乐文化经验的关系更多只是停留

在理论推测 , 较少有实验研究做出直接论证 [39]. 此

外, 从已有研究来看, 机制与文化经验关系的推测也

有待进一步论证 , 理论上认为心理物理线索诱发的

都是较为基础的机制(如: 节奏律动、脑干反射和情

绪感染等机制), 而诱发效应与音乐经验并无太大关

联[39,57,60]. 但有研究发现听众对部分音响线索的感受

十分容易受到音乐经验的调节, 例如: 音程和谐性的

感受就与音乐文化经验具有关联[61,62]. 另一方面, 理

论上认为一些特异结构线索通过期待机制诱发情

绪[46], 与音乐经验具有重要关联[7], 但实际研究并没

有发现音乐经验的显著效应, 例如: 操纵和声句法及

音乐期待机制的研究中 , 个体在缺失音乐经验情况

下, 仍然能够诱发出相关的情绪反应, 可见, 期待效

应发生的基础并不一定是抽象结构图式 [63]. 这提示

出机制与文化经验的关系并非是单一的 [34,35], 未来

研究对机制与文化经验关系的假设需要从更多角度

做出思考, 以及通过更多实验做出论证.  

3  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偏好的影响 

音乐偏好是指听众在聆听音乐之后出现的持续

时间较长的喜爱感 [64], 并可能伴随的趋近行为倾向

和自我卷入[9,65~67]. 音乐偏好和音乐本身表达的情绪

类型并无直接关联, 甚至会出现某种矛盾的状态, 例

如: 音乐表达了悲伤的情绪, 但听众却喜爱这种悲伤

感[66], 作为负性刺激, 仍然能唤起“趋近行为倾向”的

“喜爱感”, 这是音乐作为“艺术”, 区别于普通情绪刺

激的重要特征 . 音乐偏好的产生与音乐聆听过程中

产生的审美愉悦感(pleasure)或享乐感(enjoyment)具

有直接关联[54,66,67], 较为高强度的审美愉悦感或享乐

感带来了意识层面的喜欢或偏好[65,67].   

已有研究总体上认为 , 音乐文化经验与个体音

乐偏好具有重要关联 [50,68,69]. Martindale 和Moore[68]

较早探讨了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偏好产生过程中的

作用机制 , 提出了音乐偏好的“原型”假设(prototype 

hypothesis). 他们认为, 大脑存在基于长期聆听某类

音乐后形成的“原型”表征, “原型”表征的激活是导致

音乐偏好产生的重要原因 , 当加工与“原型”相符的

音乐刺激时, “原型”表征会在较大程度上激活, 从而

激活对音乐作品的喜爱感和偏爱感. Schubert[49,54]在

“原型”假说基础上提出了扩散激活模型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音乐文化经验

和音乐偏好之间的关系. 他们认为, 与过去音乐聆听

经验相关的元素(如: 音乐材料本身、音乐环境、音

乐心情)成为彼此相关的节点, 并储存在长时记忆中, 

构成内部的音乐事件表征 , 当听众在聆听某段音乐

时 , 音乐事件内部表征中与当前音乐事件具有关联

的节点就会依次激活, 当节点激活越多时, 听众越能

够获得审美愉悦或享乐体验, 进而产生音乐的喜好, 

所以喜爱感产生的关键机制可以被解释为“熟悉性”, 

因为熟悉性程度决定了外部音乐事件激活内部音乐

事件表征的程度 , 而建立在音乐经验基础上的内部

表征创造了熟悉的前提 , 也成为了产生音乐美学感

受的前提 . 熟悉的音乐风格往往能够触发音乐喜爱

感的产生 , 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较大程度和较大范

围上激活音乐事件的内部记忆表征.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扩散激活模型中 , Schubert借鉴了Hargreav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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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48,70]的观点强调音乐事件内部表征包括3个方面的

部分, 即音乐刺激因素、聆听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听者

个体的因素 [71]. 人们更喜欢聆听熟悉音乐的原因不

仅仅在于音乐刺激本身 , 还在于它激活了与聆听音

乐经验相关的场景和人物互动等社会文化图式.  

Salimpoor等人[72~75]在前期大量神经科学实验基

础上 , 提出了审美愉悦感或享乐感具体产生的神经

环路模型 , 解释了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偏好产生过

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 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热爱音

乐, 是因为音乐唤起的审美愉悦, 而审美愉悦的产生

源于音乐聆听过程中的期待获得了回报 , 音乐文化

经验是诱发期待的前提 . Salimpoor等人 [72~75]发现 , 

人们在聆听喜欢和具有审美愉悦的音乐时 , 会诱发

大脑纹状体结构中尾状核-伏隔核环路的激活, 释放

神经递质多巴胺. 而纹状体结构中的尾状核-伏隔核

环路是当前神经美学研究中公认产生精神愉悦体验

的“奖赏环路”, 多巴胺是这个过程的“生理燃料”. 研

究者认为, 因为存在期待, 才会存在期待实现的“奖

赏”, 期待触发尾状核的激活, 伴随其后卷入伏隔核

的激活及多巴胺的释放, 产生审美愉悦和享乐. Sal-

impoor等人[75]进一步解释, 在这个奖赏环路中, 无论

是伏隔核还是尾状核的激活都与其他脑区的激活具

有关联 , 右边尾状核的激活与双侧后侧颞上回区域

和海马等区域的激活相关 , 这些区域主要涉及到听

觉表象系统和听觉长时记忆储存 , 听众基于长时记

忆系统和工作记忆系统的信息 , 产生了对未来音乐

事件发展的期待 . 与伏隔核关联的区域包括听觉皮

层区、额下回、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眶额皮层、杏仁

核、海马、右侧额下回、前扣带回皮质以及感觉运动

皮层区, 这些区域评估期待与现实刺激“匹配”程度, 

当现实刺激较好地实现了期待时 , 就会促使伏隔核

激活及释放多巴胺 , 进而产生愉悦和享乐体验 . 可

见, 基于长时记忆系统和工作记忆系统信息的提取, 

产生了音乐期待 , 而现实刺激与期待之间的匹配评

估以及下达释放多巴胺的指令链接了音乐刺激到音

乐审美愉悦的完整环路. “原型模型”和“扩散激活模

型”从认知信息加工的角度解释了音乐美感的产生 , 

提出了音乐文化经验是音乐偏好产生的基础 , 但关

于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 这个过程具体涉及

什么机制的解释都是较为宽泛且粗略的 . Salimpoor

等人[72~75]提出的音乐期待产生-音乐奖赏获得之间的

神经环路一方面可以视为是支持“原型模型”和“扩散

激活模型”的认知神经科学证据. 但更重要的是, 它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 , 较为完整且具体地解释了

音乐经验作用于音乐愉悦感或享乐感产生机制的过

程, 解释了感知觉、认知和情绪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

作用, 并最终如何产生音乐偏好.  

目前 , 较多研究探讨了音乐文化经验与音乐偏

好之间的关系. 例如: North 和 Hargreaves[76]考察了

音乐偏好、音乐风格偏好及音乐聆听经验三者之间的

关系. 研究发现, 音乐偏好与音乐风格偏好具有正相

关关系, 此外, 某种音乐风格的聆听经验与音乐风格

喜欢程度呈现正相关 , 说明音乐接触时间影响了听

众的音乐风格偏好 , 而音乐风格偏好进一步影响了

对具体音乐的偏好 . Madison和Schiölde[69]直接操控

了音乐聆听次数 , 讨论了音乐经验与音乐喜欢程度

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无论音乐的复杂程度如何, 音

乐的聆听次数都与听众的喜好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 

跨文化研究对音乐文化经验与音乐偏好的关系做出

了较多的论证, Fung[77]以西方听众为被试, 考察了音

乐专业大学生和非专业大学生对10个不同地域文化

(例如: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音乐的偏好. 研究发

现 , 音乐专业被试相比非专业被试对音乐具有更高

的喜爱程度 , 说明音乐经验的增加能从整体上增加

了个体对音乐的偏好, 同时, 研究还发现, 被试的音

乐文化经验与音乐喜爱程度呈现正相关 . Morrison 

和Yeh[78]探讨了美国大学生、中国香港大学生和中国

内地大学生对西方古典音乐、爵士音乐和中国民乐的

喜爱程度 , 发现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内地大学生都表

现出显著的文化内音乐偏好 , 香港大学生没有表现

出特殊的文化偏向 . 研究者认为音乐偏好与音乐暴

露时间具有显著关联 , 香港大学生由于对中西文化

音乐的接触频率并无显著区别 , 因此表现出无音乐

文化风格偏好的特点. Demorest等人[79]以西方听众为

被试 , 探讨了西方听众对西方音乐和土耳其音乐的

偏好 , 研究较好地匹配了西方音乐和土耳其音乐在

音色和节奏方面的线索, 但仍然发现, 听众对西方音

乐的喜爱程度显著大于对土耳其音乐的喜好 , 表现

出对文化内音乐的偏好.  

近期 , 一些研究利用脑成像技术探讨了音乐文

化经验对音乐偏好相关“奖赏环路”激活影响的研究. 

Brattico等人 [66]发现, 音乐文化经验不同的个体在边

缘系统部分具有不同的激活特点 , 音乐专业者相比

非专业者, 在产生音乐偏好的前-脑岛和扣带回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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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强的激活. Alluri等人[80]探讨了音乐文化经验

对边缘系统情绪产生关键区域环路产生的影响 , 发

现音乐专业者相比非专业者 , 在聆听具有审美愉悦

的音乐时, 纹状体内的杏仁核、海马和伏隔核区域与

大脑中其他区域都具有更强的联结通路, 伏隔核环路

具有更强的联结, 意味着专业者相比非专业者, 在聆

听音乐过程中, 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愉悦和享乐体验, 

说明音乐文化经验的增加能使个体从音乐聆听过程中

获得更多享受, 从而也进一步增加了对音乐的喜爱.  

已有理论主要强调了基于经验基础上的音乐内

部表征是产生音乐偏好的重要基础 , 但也在诸多方

面存在疑虑. 例如: 已有研究认为音乐刺激的熟悉性

是带来音乐偏好的重要因素, 但不少例子发现, 熟悉

性并非总能够带来音乐喜爱感的提升 , 当熟悉性达

到一定程度时, 音乐喜爱感会呈现出降低的趋势, 这

是目前理论还难以做出较好解释的问题 [50]. 例如 , 

多项研究发现相比不和谐音程 , 刚刚出生或半岁以

下的婴儿就能表现出对和谐音程的偏好 [81,82], 这意

味着音乐偏好的发生仍然存在重要的生物学基础 , 

仍然具有不需要习得的过程 [67]. 此外 , 也有较多研

究发现不熟悉的音乐风格仍然也能够带来喜爱感 , 

在这其中, 音乐情绪类型、性别和人格等因素都可能

比音乐文化经验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83], 例如: Har-

greaves等人 [50]研究发现女性青年比同年龄段的男性

青年对音乐持有普遍性的偏好 . 这些研究预示着音

乐文化经验可能与音乐偏好并非具有直接和必然的

联系.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Schubert等人[50]指出, 某

些导致差异的因素可能只是表面的 , 音乐经验差异

才是其背后的真正原因, 就如上例中的性别差异, 其

所选被试的文化背景中, 相比男性青年, 女性青年通

常会花更多的时间聆听音乐 , 性别差异的真正成因

可能还是音乐经验差异.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音乐

偏好或者说音乐喜爱感应该是具有层次的 , 内涵也

应该是丰富的, 既可能存在浅层次的吸引, 这些吸引

具有进化和适应意义(例如: 喜欢和谐音); 也可能存

在深层次的热爱 , 这些热爱涉及对音乐文化系统代

表的深层价值取向和民族人文精神的认同 . 而不同

内涵层次的“喜欢”产生的基础并非是一致的. 然而, 

已有研究更多只是用”like”一词作为评定任务, 模糊

了音乐作为普通的声学刺激和作为艺术 , 分别可能

带来的不同内涵层次的喜欢 , 也混淆了它们与音乐

文化经验的不同依存关系 . 对音乐偏好的进一步界

定,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产生的机制, 将有助于理解

音乐在文化交流中的本质作用[64,67].  

4  思考与展望 

4.1  音乐文化经验角度的思考 

探讨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和情绪关系中的作用

时, 音乐和情绪都有相对客观的测量方式, 音乐文化

经验则是最为模糊的 [84]. 已有研究的实验设计主要

通过两种方法来观测文化经验效应: 一是操控人群, 

即对比具有不同文化音乐图式的个体在加工同一类

音乐时表现出的差异; 二是操控音乐刺激, 即对比同

一个体在加工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音乐刺激时表现

出的差异 [85]. 而无论是操控人群还是操控音乐刺激, 

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操控音乐刺激与个体音乐图式表

征之间的文化差异关系, 通过比较“远”关系和“近”关

系带来的认知及情绪反应差异 , 推论文化经验在其

中的作用 . 为了有效实现操控 ,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对个体内部音乐文化图式的假设是合理的 , 二

是对音乐刺激与个体音乐文化图式之间已分别具有

了“远关系”和“近关系”的假设是合理的. 但实际情况

下, 两个条件是否满足是较难确定的. 一方面, 已有

研究对个体“音乐文化图式”的界定主要是依据生活

的地域环境, 却忽略了时间维度[84,86], 生活在同一地

域但在不同时代的群体 , 内部音乐表征可能存在重

要区别, 例如: 生活在欧洲的人群通常假设具有西方

古典音乐文化表征 , 实际上生活在流行音乐环境中

的年轻一代 , 在大量接触无调性音乐和频繁转调离

调的音乐过程中 , 可能对古典音乐严格的和声规则

已不十分敏感 . 这提示出未来研究在界定个体的音

乐图式时需要非常谨慎, 考虑地域因素的同时, 还需

要考虑与时代相关的文化变迁因素 , 以及考虑到人

群具体生存的主流音乐文化环境和音乐风格偏好

等[8,17]. 另一方面, 已有研究对于选取的音乐刺激与

个体内部音乐文化表征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 存在多

大程度差异通常是更难确定的 . 已有研究考虑差异

的角度仍然主要是地域差异 , 但实际上不同地域的

音乐并非在创作表达方式上一定存在重要不同 , 或

者说一定存在本质文化差异, 同一地域的音乐, 也并

非在创作表达方式上就非常相似 , 具有近缘文化关

系. 听众能够较好地认知第一次聆听的某类音乐, 一

种可能是音乐文化经验不重要 , 但也有可能是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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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音乐系统与所处的近缘音乐系统具有较多相似性, 

个 体 依 靠 认 知 迁 移 完 成 了 加 工 [85]. Demorest 和

Morrison[84]提出了“文化距离”的概念, 认为在界定个

体音乐文化经验多少的过程中 , 应该计算个体所处

近缘音乐文化系统与异文化音乐系统的“文化距离”, 

当文化距离越远时 , 个体对于异文化音乐系统越为

陌生 , 音乐文化经验越缺失 , 而当文化距离越近时, 

音乐文化经验越丰富 , 个体越容易从近缘音乐系统

中获得经验迁移, 基于旋律统计特征参数计算的“文

化距离”目前已经用于预测个体在旋律期待和旋律记

忆任务中的表现 , 为音乐文化经验的量化和操控提

供了重要的方法学思路 . 此外 , 当前音乐计算领域 , 

出现较多基于声学特征分析、基于听觉图像内容和基

于脑电信号进行的音乐风格分类计算模型[87~89], 用于

识别音乐的“文化风格”, 并可量化不同风格之间的

“数值距离”, 这些模型的计算方法提高了“音乐经验”

界定和操作的科学性, 是未来研究参考的重要依据.  

4.2  音乐角度的思考 

音乐表达所依托的音乐线索是影响文化经验作

用大小的重要因素. Thompson[4]提出, 音乐事件的构

成包括两类线索: 一类是心理物理线索, 如: 速度、

响度、音高范围等, 这类线索是音乐事件共有的. 另

一类是文化特异线索, 如: 终止式、和声行进、节奏

节拍组合方式等 , 这类线索是音乐文化进程中产生

的, 理论上认为, 加工心理物理线索对文化经验的依

赖性较低 , 而加工文化特异线索对文化经验依赖性

较高. 目前, 心理物理线索对情绪的影响效应已证实

具有较高程度的文化普遍性 [20], 但音乐文化经验在

文化特异线索影响情绪过程中的作用尚存在诸多疑

虑, 首先是在现有研究涉及的文化特异线索中, 研究

结果难以统一. 例如, 和声句法一直被视为西方调性

音乐区别于其他文化音乐的典型标志 , 理论上认为

对和声句法的认知建立在音乐文化图式基础之上[14], 

然而 , 较多研究发现音乐经验在和声句法的认知过

程中并不重要, 无论在早期的行为学研究中, 还是在

近期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中 , 都有证据支持听众产

生的句法期待与音乐经验和年龄并无太大关联 [63], 

在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基于句法期待产生的“紧张——

放松”情绪效应研究中, 甚至发现缺失经验的个体同

样能够产生与期待相关的紧张的体验 [58,59], 只是在

程度上相较于文化内人群有所区别 [58], 这些结果预

示着音乐文化经验可能并非是和声句法诱发情绪的

必要条件 , 和声句法与情绪的联结并非基于抽象化

的符号规则, 而是可能存在声学物理依据 [63]. 可见, 

文化特异线索, 是否真的具有文化特异性, 在什么情

绪层面上具有文化特异性 [11]? 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做

出论证 . 其次是现有研究涉及的文化特异性线索较

少, 尤其是缺乏对大尺度结构的关注(例如: 上层和

声组织). 研究者认为音乐表达中的大尺度结构是音

乐文化思维的重要载体 , 它们从更宏观地角度影响

着听众音乐期待的产生 , 与音乐情绪主题的推进具

有重要关联 [35]. 理论上认为 , 整体音乐事件的组织

是具有层级的 , 即多个局部结构嵌入到更高层级的

结构之中, 音乐情绪的推进同样是具有层级的, 局部

“紧张-放松”结构嵌入到更大尺度的“紧张-放松”结构

之中, 共同决定着听众的情绪感受[90]. 然而, 现有研

究只停留在讨论局部结构与情绪的关系, 一方面, 并

没有证实过听众是否真的存在超越临近依存关系的 

“紧张-放松”体验; 另一方面 , 也并没有研究讨论过

文化经验在小尺度结构和大尺度结构中的情绪影响

效应及作用机制是否一致. 根据相关研究, 文化经验

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音乐大尺度结构的感

知 [91], 意味着越是加工大尺度的结构 , 越需要启动

与音乐文化相关的高度抽象知识, 那么, 是否意味着

缺失音乐经验的个体 , 将没有办法从大结构背景中

去理解和感受音乐的表达情绪及做出相关情绪反应? 

此外, 研究不能局限于回答文化经验是否具有作用, 

更应该关注如何发生作用 , 当前研究认为对大尺度

结构关系的理解除了需要经验知识 , 还需要依赖认

知控制等高级认知功能 [92], 那么 , 在音乐大尺度结

构产生情绪效应的过程中 , 音乐文化经验和其他高

级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具体作用机制又是

什么? 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 有助于真正揭示音乐

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工具, 更作为一种文化思维结晶, 

如何承载着人类的高级认知智慧 , 又是如何与其他

文化交流媒介(如: 语言)产生联系与区别[93].  

4.3  情绪角度的思考 

音乐情绪加工至少涉及3个层面 , 音乐情绪感

知、音乐情绪体验和音乐偏好. 如前文所分析, 音乐

文化经验在产生这3种情绪效应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并

不一致[2]. 这提示, 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音乐文

化经验作用时首先应该放在不同的情绪内涵层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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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同时, 可以拓宽到更多的情绪层面上进行(如: 

情绪调节), 当情绪机制越复杂时 , 可能对文化经验

的依存关系也越复杂 [10,94]. 在确立具体讨论的情绪

问题之后 ,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对情绪认

知和情绪反应做出有效测评 , 主观报告一直是情绪

研究中的首要测评方式, 其中, 具体情绪模型和维度

情绪模型是传统情绪测评任务的主要理论依据 , 由

此形成了具体情绪归类任务和情绪维度等级评定任

务 [95], 当前音乐情绪领域的研究大多数都延用了传

统情绪测评任务 [31]. 然而 , 适合于普通情绪的测评

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音乐情绪测评 , 因为无论是具

体情绪模型还是情绪维度模型 , 对情绪内涵界定和

分类的基础都是情绪的生存适应意义 , 但音乐激活

的 情 绪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并 不 具 有 显 著 的 适 应 意

义[31,33,96]. 直接导致的矛盾就是普通情绪的分类方式

并不适用于音乐情绪的分类方式 , 具体情绪分类存

在情绪类别不对等 [96], 维度情绪分类存在情绪程度

不一致[31,33,96], 近年来, 较多研究者倡导音乐作为艺

术 , 其情绪应该具有自己特殊的模型和测评方式 , 

如 : Juslin和Laukka[22]提出了音乐情绪的15种类型 , 

Zentner等人[97]提出了音乐情绪的9种类型, 这些情绪

模型为音乐情绪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探索 , 但把它

们用于跨文化研究或者是发展学研究中时 , 需要格

外注意文化语义对等性问题 , 因为越具有社会性意

义的情绪 , 越难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达成认知上的

共识, 也越难以获得经验缺失群体的理解 [8,14,32]. 此

外, 一些研究者采用了混合情绪评定任务, 要求听众

从强烈度、喜欢度、相似度、情绪表现性和紧张度等

方面对情绪认知和情绪反应做出评定 [31], 还有一些

研究采用了兼具情绪类别命名和情绪程度评定的情

绪语义标定任务 [98], 这些方法在探讨音乐情绪加工

的文化效应时具有独特价值 [33], 是未来研究可借鉴

的重要测评模型.  

然而, 未来研究除了依靠主观报告以外, 还应该

更多借助其他测评方式, 尤其是生理学测量方式和技

术, 如, 生理多导仪、脑电技术、脑成像技术和面部

分析等技术, 生理反应层面的测评一方面有效弥补了

认知测评的粗略, 同时, 多项指标的结合有助于区别

开情绪类型之间的“特异性”反应模式, 更为准确地确

定与音乐相关的某一情绪类型的反应特质 [99]. 而 

“脑成像”技术的介入, 除了观测情绪反应之外, 还可

以从机制上洞察音乐诱发情绪的过程, 例如: Salim-

poor等人 [73~75]在研究音乐审美愉悦时, 发现“奖赏通

路”中伏隔核环路与海马和相关的听觉记忆储存皮层

区具有联结通路, 为音乐偏好的获得与音乐文化经验

具有紧密联系提供了直接证据. 可见, “脑成像”技术

的介入, 有效揭示了音乐文化经验在音乐情绪加工中

的作用进程和作用机制, 推进了理论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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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音乐文化经验对音乐情绪加工的影响” 

Effects of musical cultural experience on music emo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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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i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human beings. To what extent people’s under-
standing of musical emotion and feelings is dependent on the musical cultural experience has been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Music has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it also has cultural meaning. The biological perspective 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emotion as one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dividual adap-
tation mechanism, and the musical effect on the emotions has a cultural universality. The cultural view think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emotions is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underlying the action of the 
musical pattern, and music’s emotional effect has cultural specificity. At present, these two approaches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parallel relationships, and research is focused on discussion of the functional weight and mechanism 
of the musical cultural experience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is paper will comb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mu-
sical cultural experience mechanism theory as well as review and list the related experimental examples based on 
the musical emotional percep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musical preference.  

Musical emotional perception refers to the capacities and abilities to recognize and identify the emotions in mu-
sic. On the level of the musical emotional perception, related theories think that the effect of the musical culture 
experience mainly depends on the clues which are used to express emotions in musical works and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listening to the music that utilizes psychophysical cues, the effect of the musical culture ex-
perience is smaller while the effect is bigger when listening to music using culturally specific clues. The musical 
emotional experience focuses in particular on the emotions aroused by the music, which are usually inferred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verbal self-reports,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the musical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 relevant theory thinks the dependence depth of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mainly relies on 
the mood induced mechanism of the musical activ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usical culture experience on the three 
types of mechanism in the brain stem reflexes, rhythmic entrainment,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is small, but in terms 
of the evaluative conditioning, visual imagery, episodic memory, musical expectancy, and aesthetic judgmen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Musical preference refers to more long-term affective evaluations of music. In considera-
tion of musical preferences, the relevant theory thinks that the musical culture experie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mu-
sical preference in genera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duction conditions of musical preference due to 
“familiari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relevant music event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consider and promote the definition of the music cultural experience, musical clues selection, 
evaluation of the emotional effect, and so on, which can better reveal the function of the musical culture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the musical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Explor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music affects people’s 
moods will help to shed light on the features of the advanced cognitive wisdom of humans.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have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music, music experience, emotional percep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musical preference 

doi: 10.1360/N972017-00340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